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技术转移认知和参与情况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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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广东省为例，对医药领域的两类技术转移利益相关者——科研人员与科研管理人员的技术转移认知和参与情况进行调查，采用SPSS 20进行数据分析，发现两类技术转移利益相关者存在技术转移认知度较差、主观能动性不强、参与度低、专业背景单一4个方面问题。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广东省医药领域技术转移水平的提高和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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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on 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 in Medical Field as an Example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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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ook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three kind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stakeholders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scientific researchers, scientific manager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gency staff, and investigated their 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er. We used SPSS20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found there are four problems including inadequate  awarenes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weak subjective initiative, low participation and singl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we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to raise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medical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eam in Guangdong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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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及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创新已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核心。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转移同样受到政府、科技界与学界的空前关注。学者们对我国技术转移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涵盖技术转移机制与影响因素[1-5]、技术转移评价体系[6-8]、技术转移政策[9-10]、技术转移专业组织及模式[11-14]4个方面。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宏观的技术转移政策与微观的技术转移运行机制，鲜有从技术转移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分析探索。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15]。技术转移是各利益相关者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有机过程，因此，技术转移政策的设计及实际运行应建立在对技术转移利益相关者的分析之上。本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对医药领域技术转移利益相关者的技术转移认知与参与情况进行调查，以期为广东省医药领域技术转移水平提高、人才队伍建设、资源分配提供有益参考。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广东省部分医药类高校及其附属医院的科研人员、科研管理人员为调查对象，对医药领域这两类技术转移利益相关者的基本信息、技术转移认知现状、主观能动性、技术转移参与情况进行调查。

1.2 数据获取与统计方法

本次调查针对两类利益相关者的特点分别编制《科研人员调查问卷》《科研管理人员调查问卷》，两类问卷的题目数分别为17题与18题，各含1道主观题。采用问卷星电子问卷与纸质问卷结合的方式获取数据，共回收有效问卷287份，其中客观题、主观题的应答率分别为100%、14.9%。 数据统计采用SPSS 2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Kruskal Wallis 检验，取显著性水平α=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科研人员调查结果

2.1.1 科研人员基本信息

对科研人员的调查共发放纸质问卷80份，回收有效问卷78份；电子问卷回收112份，有效问卷共回收190份。调查对象来自医院、医药类高校、医药企业的占比分别为44.74%、50.53%、4.73%。此部分调查包含科研人员学位、职称、专业背景、科研人员类型4个方面情况，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最高学位为硕士以上的科研人员占91.6%，中级职称以上的占75.8%，高级职称的占49.5%；在专业背景中，有医学背景的科研人员占77.9%，拥有2种和3种专业背景的科研人员分别为8人、4人，排名前3位科研人员的类型分别是临床科研型（55.3%）、全职科研型（20%）、教学科研型（14.2%）。

	
             表1科研人员基本信息

	学位
	频率
	百分比
	职称
	频率/次
	百分比/%
	专业
	频率/次
	百分比/%
	科研人员类型
	频率/次
	百分比/%

	大专
	0
	0
	无
	13
	6.8
	医学
	148
	77.9
	全职科研型
	38
	20

	本科
	16
	8.4
	初级
	33
	17.4
	药学
	15
	7.9
	临床科研型
	105
	55.3

	硕士
	58
	30.5
	中级
	50
	26.3
	生物医学工程
	12
	6.3
	教学科研型
	27
	14.2

	博士
	116
	61.1
	副高
	56
	29.5
	生物技术
	17
	8.9
	临床教学型
	9
	4.7

	合计
	190
	100
	正高
	38
	20
	计算机
	2
	1.1
	其他
	11
	5.8

	
	
	
	合计
	190
	100
	材料学
	6
	3.2
	合计
	190
	100

	
	
	
	
	
	
	其他
	6
	3.2
	
	
	

	
	
	
	
	
	
	合计
	206
	
	
	
	


2.1.2 科研人员技术转移认知情况

科研人员技术转移认知情况主要包括：对医药领域技术转移实际操作过程（创意、研发、中试、从交易到产业化）、技术转移政策、技术转移涉及的收益分配与知识产权归属、所在单位技术转移部门设立与活动开展的了解程度，所得调查数据分别如表2、表3、表4所示，其中Kruskal Wallis 检验的P值分别为0.013、0.023和0.003。不同类型科研人员对技术转移实际操作过程、技术转移政策、收益分配与知识产权归属的了解程度都存在差异，了解较深的为教学科研型人员，位列第一；其次为全职科研型人员。在对技术转移实际操作过程的了解程度中，了解较少、完全不了解的科研人员分别是66.8%、16.32%，了解较多和非常了解的占比为16.84%；在对技术转移政策的了解程度中，了解较少、完全不了解的科研人员分别是66.8%、25.26%，了解较多和非常了解的占比为7.89%；在对技术转移涉及的收益分配与知识产权归属的了解程度中，了解较少、完全不了解的科研人员分别是61.05%、32.11%，了解较多和非常了解的占比仅为6.84%。如表5所示，在对所在单位技术转移专有部门设立与活动开展情况的了解程度中，46.3%的科研人员不清楚是否设立了技术转移专有部门，50.5%的科研人员不清楚是否设立或开展了技术转移相关的项目、活动。

	表2 不同类型科研人员对技术转移实操过程的了解程度

	
	科研人员类型
	N
	秩均值
	检验统计量a,b

	技术转移实操过程了解度

	全职科研型
	38
	109.41
	卡方
	12.631

	
	临床科研型
	105
	85.92
	df
	4

	
	教学科研型
	27
	112.41
	渐近显著性
	0.013

	
	临床教学型
	9
	86.22
	
	

	
	其他
	11
	105
	
	

	
	总数
	190
	
	
	


注：1）a为Kruskal Wallis 检验；2）b为分组变量: 科研人员类型。表3、表4、表6同
	表3 不同类型科研人员对技术转移政策的了解程度

	
	科研人员类型
	N
	秩均值
	检验统计量a,b

	技术转移政策了解度
	全职科研型
	38
	109.76
	卡方
	11.309

	
	临床科研型
	105
	86.35
	df
	4

	
	教学科研型
	27
	104.26
	渐近显著性
	0.023

	
	临床教学型
	9
	90.67
	
	

	
	其他
	11
	116
	
	

	
	总数
	190
	
	
	

	
	
	
	
	
	


	表4 不同类型科研人员对收益分配与知识产权归属的了解程度

	
	科研人员类型
	N
	秩均值
	检验统计量a,b

	收益分配/知识产权归属了解度
	全职科研型
	38
	108.21
	卡方
	15.766

	
	临床科研型
	105
	84.23
	df
	4

	
	教学科研型
	27
	112.52
	渐近显著性
	0.003

	
	临床教学型
	9
	90
	
	

	
	其他
	11
	121.91
	
	

	
	总数
	190
	
	
	

	
	
	
	
	
	


	表5 科研人员对所在单位技术转移部门设立与活动开展情况的了解程度

	了解程度
	是否设立技术转移专有部门
	是否设立或开展相关项目、活动

	
	频率/次
	百分比/%
	频率/次
	百分比/%

	不清楚
	88
	46.3
	96
	50.5

	是
	55
	28.9
	37
	19.5

	否
	47
	24.7
	57
	30

	合计
	190
	100
	190
	100


2.1.3 科研人员的技术转移主观能动性

本次调查涉及的技术转移主观能动性涵盖了科研人员对技术转移在促进医药类高校、医院科研能力提升方面重要性的主观认识、科研人员有无必要加强成果转化意识、主动关注医药领域技术转移信息的频率、获取相关信息的途径。各类型科研人员认为技术转移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的分别占57.37%、36.84%。如表6所示，不同类型科研人员主动关注医药领域技术转移信息的频率存在组间差异，P=0.016，关注技术转移信息频率最高的是全职科研型，其次为临床教学型。科研人员整体关注技术转移信息的频率较低，经常和每天关注的共占17.89%。参与调查的科研人员中，认为有必要和非常有必要加强成果转化意识的分别占54.7%、42.6%。科研人员获取技术转移相关信息的途径为：浏览新闻资讯（78.4%）、与同事朋友交流（61.1%）、阅读报纸杂志（36.8%）、浏览所在单位官网（33.2%）、浏览政府部门官网（18.9%）、浏览技术转移机构官网（12.6%）、其他途径（7.4%）。
	表6 不同类型科研人员关注技术转移信息的频率

	关注程度
	科研人员类型
	N
	秩均值
	检验统计量a,b

	主动关注
	全职科研型
	38
	117.32
	卡方
	12.119

	
	临床科研型
	105
	86.5
	df
	4

	
	教学科研型
	27
	95.07
	渐近显著性
	0.016

	
	临床教学型
	9
	105.67
	
	

	
	其他
	11
	98.73
	
	

	
	总数
	190
	
	
	

	
	
	
	
	
	


2.1.4 科研人员技术转移参与情况

科研人员技术转移参与情况从科研成果转让情况以及倾向技术转移形式两方面考量，调查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69.5%的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为0；19.5%的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介于1%至10%之间。参与调查的科研人员倾向的技术转移形式排前3位的分别是：合作开发、专利转让、技术入股。

	表7 科研成果转让情况及技术转移形式

	科研成果转让情况
	频率/次
	百分比/%
	技术转移形式
	频率/次
	百分比/%

	无
	132
	69.5
	合作开发
	134
	70.5

	1%≤占比＜10%
	37
	19.5
	专利转让
	124
	65.3

	10%≤占比＜20%
	11
	5.8
	技术入股
	119
	62.6

	20%≤占比＜30%
	4
	2.1
	共建平台
	90
	47.4

	30%以上
	6
	3.2
	技术许可
	72
	37.9

	合计
	190
	100
	科技咨询
	68
	35.8

	
	
	
	企业委托
	41
	21.6

	
	
	
	其他
	4
	2.1


2.2 科研管理人员调查结果

2.2.1 科研管理人员基本信息

科研管理人员调查共发放纸质问卷35份，回收有效问卷29份；电子问卷回收68份。有效问卷共回收97份，来自医院、医药类高校、医药企业的占比分别为20.62%、65.98%、13.40%。科研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如表8所示。其中，硕士学位以上的科研管理人员占79.4%；中、高级职称的人数占比分别是40.2%、41.2%；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占84.5%；50.5%的科研管理人员拥有医学背景，有1种、2种、3种、4种专业背景的科研管理人员占比分别为68.04%、24.74%、5.15%、2.06%；负责科研课题管理、专利管理、成果申报、学术活动管理、科研平台管理、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实验室管理的人员占比分别是82.5%、48.5%、49.5%、44.3%、52.6%、44.3%、34%，同时负责2项以上科研管理工作的人员占77.32%。

	表8 科研管理人员基本信息

	学位
	频率/次
	百分比/%
	职称
	频率/次
	百分比/%
	工作时间
	频率/次
	百分比/%
	专业背景
	频率/次
	百分比/%

	硕士
	44
	45.4
	中级
	39
	40.2
	8年以上
	38
	39.2
	医学
	49
	50.5

	博士
	33
	34
	副高
	24
	24.7
	3年以下
	23
	23.7
	管理学
	38
	39.2

	本科
	18
	18.6
	初级
	18
	18.6
	5-8年
	21
	21.6
	药学
	11
	11.3

	大专
	2
	2.1
	正高
	16
	16.5
	3-5年
	15
	15.5
	经济学
	7
	7.2

	合计
	97
	100
	合计
	97
	100
	合计
	97
	100
	计算机
	4
	4.1

	
	
	
	
	
	
	
	
	
	法学
	3
	3.1

	
	
	
	
	
	
	
	
	
	外语
	2
	2.1

	
	
	
	
	
	
	
	
	
	其他
	23
	23.7


2.2.2 科研管理人员技术转移认知情况

如表9、表10所示，卡方检验P值分别为0.029和0，不同职称的科研管理人员对医药领域技术转移实际操作过程、技术转移政策的了解程度存在组间差异，随着职称的升高，了解程度呈明显上升趋势。在调查的科研管理人员中，对技术转移实操过程了解较少的占64.95%，了解较多的占26.8%，非常了解、完全不了解的各占4.12%；对技术转移政策完全不了解、了解较少、了解较多、非常了解的分别占6.19%、52.58%、37.11%、4.12%；不同职称科研管理人员对技术转移涉及的收益分配与知识产权归属无组间差异，完全不了解、了解较少、了解较多、非常了解的分别占4.12%、48.45%、44.33%、3.09%。

	表9 不同职称科研管理人员对技术转移实操过程的了解程度

	
	科研管理人员职称
	N
	秩均值
	检验统计量a,b

	技术转移实操过程了解度
	初级
	18
	41.56
	卡方
	9.027

	
	中级
	39
	43.79
	df
	3

	
	副高
	24
	55.79
	渐近显著性
	0.029

	
	正高
	16
	59.88
	
	

	
	总数
	97
	
	
	


注：1）a 为Kruskal Wallis 检验；2）b为 分组变量: 职称。表10、表11同
	表10 不同职称科研管理人员对技术转移政策的了解程度

	
	科研管理人员职称
	N
	秩均值
	检验统计量a,b

	技术转移政策了解度
	初级
	18
	30.5
	卡方
	18.129

	
	中级
	39
	46.28
	df
	3

	
	副高
	24
	57.85
	渐近显著性
	0

	
	正高
	16
	63.16
	
	

	
	总数
	97
	
	
	

	
	
	
	
	
	


2.2.3 科研管理人员技术转移主观能动性及参与情况

在技术转移对高校、医院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性认识中，49.48%的科研管理人员认为比较重要，48.45%的科研管理人员认为非常重要。如表11所示，P=0.043，不同职称的科研管理人员关注医药领域技术转移信息的频率有组间差异，随职称的升高，关注技术转移信息的频率呈上升趋势。科研管理人员主动关注技术转移信息的频率较低，61.86%的人员偶尔主动关注技术转移信息，经常或每天关注技术转移信息的占比为34%。在获取技术转移相关信息的渠道中，科研管理人员更多选择浏览新闻资讯（78.4%）、与同事朋友交流（59.8%）、浏览政府部门官网（52.6%），选择浏览技术转移机构官网的科研管理人员仅占（27.8%）。在问及从事医药领域技术转移相关工作应具备的专业知识时，认为应具有管理学、医学、药学、法学、经济学、外语、计算机专业背景的人数分别占25.77%、86.6%、54.64%、61.86%、57.73%、24.74%、20.62%。在医药领域技术转移工作的参与经历中，44.33%的科研管理工作人员曾参与过相关工作。

	表11 不同职称科研管理人员关注技术转移信息的频率

	
	科研管理人员职称
	N
	秩均值
	检验统计量a,b

	主动关注医药领域技术转移信息的频率
	初级
	18
	38.61
	卡方
	8.168

	
	中级
	39
	45.9
	df
	3

	
	副高
	24
	56.17
	渐近显著性
	0.043

	
	正高
	16
	57.5
	
	

	
	总数
	97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广东省医药领域两类技术转移利益相关者在技术转移的认知与参与中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技术转移认知度较差。不论是科研人员，还是科研管理人员，对技术转移的实际操作过程、技术转移政策、技术转移涉及的收益分配与知识产权归属的认知度较差，对这些方面非常了解的科研人员不足3%；超过50%的科研人员不清楚所在单位是否设立技术转移专有部门、是否开展技术转移相关活动。并且，在4种类型的科研人员中，临床科研型人员的技术转移认知水平低于教学科研型与全职科研型。

第二，技术转移主观能动性不强。90%以上的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认为技术转移对提升高校、医院的科技创新能力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整体关注技术转移信息的频率较低，其中经常和每天关注技术转移信息的人员分别占17.89%、34%。在获取技术转移信息的途径中，科研人员与科研管理人员更多地选择浏览新闻资讯、与同事朋友交流，主动关注政府部门官网、技术转移机构官网的积极性不高。
第三，技术转移参与度低。调查中有69.5%的科研人员尚未有科研成果实现转化，参与过技术转移相关工作的科研管理人员有44.33%，但其技术转移参与经历不够全面、深入、系统。
第四，专业背景较为单一。两类技术转移利益相关者的专业背景较为单一，医学背景占比最高。科研人员、科研管理人员中有2个以上专业背景的占比分别是6.3%、31.95%。科研管理人员中有管理、经济专业背景的人数较少。

通过对以上问题深入分析，造成技术转移利益相关者技术转移认知度差、主观能动性不强、参与度低、专业背景单一的原因可能有：

第一，医药类高校科研创新能力更侧重基础研究能力。医药类高校将科研能力提升的着力点集中在学科建设、科研平台建设、人才引进与培养，科研成果技术转移并不是高校工作的重心。国内外各类高校实力排名没有将技术转移水平纳入评比指标，因此，社会对高校的定位与评价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在各领域的投入分配，从而影响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转移转化间的精力投入和科研产出。

第二，我国现存的科研评价制度重论文轻转化。目前科研人员的项目申报、职称晋升、绩效考核都与论文紧密挂钩，并占有较大比重，对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考量占有极小的比重，甚至完全忽略。科研评价制度对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有失偏颇的科研评价机制定会给科研人员的成果创造带来片面引导。

第三，忽视了对临床医生技术转移能力的挖掘。建设科研型医院的导向过多地引导临床医生承担基础研究项目，严重忽视了临床医生在应用研发项目的优势和潜力。临床医生是医药科研成果的运用者、患者需求的最初发现者，掌握大量一手临床研究资料，但目前不论是医院还是高校，都尚未充分重视临床医生在医药领域技术转移的重要作用。

第四，科研人员技术转移的沟通渠道尚不通畅。目前，我国整个医药行业的技术转移体系存在分散化、随机化等弊端，高校技术转移机构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科研管理人员技术转移业务能力普遍较弱，没有形成完善的技术转移管理制度，极少开展技术转移相关的政策宣讲与培训活动，有技术转移需求的科研人员不能及时获取相关的技术服务信息。

第五，医药领域的强专业性影响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医药行业是科技含量高、专业性极强的行业，因此医药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专业化，缺少对相关辅助专业的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同时更加注重医药领域科研管理人员和技术转移人员的医学、药学背景，忽视了与技术转移密切相关的管理、经济、法律等背景。

4  讨论与建议
目前，我国医药领域技术转移相比于电子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处于较低水平。2015年全国医药领域技术交易额为511亿元，是电子信息领域的1/5。2015年广东省技术输出、技术吸纳技术合同交易额分别排全国第五、第三位[16]。因此，广东省有必要在稳固整体技术合同交易水平的基础上，加大医药领域技术转移力度，从打造优秀的科研和科技服务队伍着手，创造出医药领域科技创新与科技服务的广东品牌。结合问卷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与原因，从服务于技术转移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为提高广东省医药领域技术转移水平、加强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第一，树立技术转移的科研导向。以往以发表论文为主的科研人员考评方式严重阻碍了优秀科研成果产出，导致医药领域新技术的有效供给不足。科学研究真正实现其价值的途径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首先要从科研人员的考评机制入手，鼓励和引导科研人员以技术转移为导向，从研究设计之初就重视把握市场需求，而不是仅注重发表论文；同时要加强对各单位技术转移成效的考评，引起学校或医院这些极需技术转移的单位的重视。其次，要根据学校、医院当前技术转移的需求设立专项基金，鼓励科研人员培养技术转移意识和能力，开展创新性项目研究，对于具有创新性和临床价值的项目应给予大力支持。

第二，制定合理、高效的技术转移内部管理机制。首先，高校、医院要设立技术转移专门部门，明确部门职责，并扩大该部门在科研人员中的知晓度。其次，要制定技术转移内部激励机制，通过在技术转移利益分配、职称评审、研究生招生、实验资源分配等方面的激励，提高科研人员技术转移的主观能动性。再次，针对科研人员感兴趣的技术转移形式，帮助科研人员寻找和挑选合作对象、创建与技术需求方的沟通渠道，同时要探索高效便捷的合作模式，简化申请办理流程。

第三，加强技术转移知识的普及力度。首先，学校和医院要有目的性、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转移知识宣讲会，让科研人员、科研管理人员更加深入、全面了解医药领域技术转移的相关政策和实际操作过程，提高对技术转移的认知度，尤其要提高临床科研型人员的技术转移意识和认知水平，技术转移意识强的临床科研人员必定会产出更多有转化价值的科研成果。其次，要畅通好科研人员获取技术转移信息的渠道，做好技术转移咨询服务，为科研人员及时解答相关的困惑或解决技术转移中遇到的难题。

第四，为临床医生提供以技术转移为目的的研发平台。医生在多年临床经验中积累了专业领域的大量鲜活数据，因此医生在医药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中可大有所作为。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Biodesign项目平台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与专业研发团队互动交流的平台，以临床需求为创新源泉，通过互动交流，实现灵感放大、思维碰撞，最终形成“理念—实践—成果”的创新链条。因此，医院、高校要重视临床医生在医药领域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并资助其承担有明确临床应用目的的科研项目，为其提供相应的平台支撑。
第五，打造专业化的科技服务人才队伍。科技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对科技服务人员素质要求较高，医药领域技术转移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医药领域的科技服务人员要同时具有医学、药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方面专业知识，因此要加强对医药领域科技服务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教育与培训。同时由于科技服务产业的不断壮大，建议医学类教育部门尝试探索设置与培养技术经济人才相关的专业，从源头上保证医药领域科技服务人才队伍的高能力、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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